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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华

嘉兴，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有一个嘉
兴人，一生与水结缘，他是中国水利工程学
会创始人之一，也是亚洲第一座大型钢筋
混凝土连拱坝工程——佛子岭水库大坝的
总设计师。他学水、治水，把毕生都贡献给
了中国的水利建设事业，他就是水利工程
专家，我国现代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中国科
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一代水工”汪胡桢
（1897.7.12—1989.10.13）。

汪胡桢故居又名“湖滨小筑”，坐落在嘉
兴市南门，旧称汪家花园。花园始建于1924
年，旧时占地四亩九分，濒鸳湖而建，古木参
天，环境清幽，2015年故居对外开放。凡参
观过故居的人，都称小筑朴质、典雅，幽静中
凸显文人般的宁静感觉，仿若先生一生简
约、朴素的写照。也有人感叹，从每个角度
审视，它都如此耐看、和谐。这种美，源于建
筑设计与周边环境的均衡协调，也源于空间
与整体的相得益彰。今天，就请随我一同领
略汪胡桢故居的建筑美学。

“小筑”，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建筑形式，
以小巧雅致、环境清幽宁静而著称，古时多
为文人墨客或隐士所青睐。杜甫、陆游等
诗人都曾留下《小筑》诗。其工字形结构，
既稳固又实用。

汪胡桢故居的大门回归自然与简约。
清水砖砌成的门柱，顶端饰以水泥圆球，既
美观又富有寓意，象征着圆满与吉祥。两
扇黑色铁门，稳重而古雅。

沿湖的围墙顶呈弧形，采用大弧度波
浪式，不仅视觉效果强烈，更使围墙与湖水
相得益彰。凹处便于远眺风光，造型与水
波吻合。旧时围墙外侧石灰面还涂有湖蓝
色颜料，形成水天一色的效果，不得不说是
匠心独运之作。

进入大门，是一条水泥压花地坪甬道，
也叫混凝土压花艺术地坪，分彩色和素
色。故居采用素色。压花地坪是一种具有
较强艺术性的特殊装饰地面，据考证，百年
前曾流行于欧美名家花园。故居开放时，
便是依照原花样图案重新浇筑的。

月亮门正对大门，起到二门的作用，为
中式庭院建筑常用，因圆形如月而得名。这
里是根据居室位置而增设的，既作为院落之
间的出入通道，又可透过门洞引入另一侧的
景观，恰到好处地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

进入月亮门，右侧设有走廊，两级台
阶。走廊是一个过渡空间，二重券门既承
重又美观。上一级台阶便是门厅，传统建
筑中称为“玄关”，是一个缓冲地带，起到视

觉屏障的作用。对门的墙上开了一扇八角
窗，既增加了采光，又增添了几分雅致。

进门左侧是起居室和卧室，右侧是会
客厅和书房。起居室东墙设两扇窗，西墙
仅设一扇窗，不对称的布局既保证了充足
的光照，又避免了西窗过多导致的夏热冬
冷问题。

八角门是中国园林中的典型元素，常
用于园林的隔景院墙。它由圆形与方形组
合演变而来，形制简洁，开口较大，便于通
行，寓意吉祥。

会客室现辟为主展厅。三面开窗，光
线充足。与书房间过渡有套间，格局方面
颇为经典。这两个房间旧时铺有洋松长条
地板，上铺有奶黄色地毯，上挂两把四叶木
吊扇，中间设两只单人沙发，近北窗处为一
玻璃柜，套间置一长沙发，简洁大气。过
去，客人进入室内都无需换鞋。

书柜设计独特，兼作隔墙用，内外双面
开，共 32只单柜，外侧现被展板封堵。旧
时，凡来客，先生习惯先打开书柜，让人浏
览一番，再进入书房。

踏步板是湖滨小筑外观的点睛之笔。
凡来客，先生总会陪同他们走上一圈，闲庭
信步其间，别有一番风情。

先生一生走遍祖国山山水水，在湖滨
小筑，前后居住不过半年时间，建水库时住
茅草棚、工棚，据先生晚年回忆，他一生搬
家就有 44次。“卅年不饮鸳湖水，井巷依稀
入梦中。”眷念故土的他，去世前夕，还托人
打听湖滨小筑近况。

※人间事

感谢声定格在合影中
■徐如松

丈母娘住在中医院，准备
做白内障手术。那天早上，丈
人从金都佳苑站乘 14 路公交
车，只十来分钟时间，就到了
中医院站。他穿过中山路，走
进住院大楼，来到丈母娘所在
病房时，猛然发现自己的钱包
不翼而飞了。钱包里有两千
多元准备付医药费的现金，还
有身份证和银行卡……丈人
连忙打电话告诉我妻子丢了
钱包的事，自己还急匆匆返回
公交站一路寻找了一遍，结果
当然是难觅踪影。我们安慰
他别急，告诉他我们会马上联
系公交公司。现在公交车上
都安装了监控，相信应该能找
得回来。

妻子联系了公交公司，讲
清了乘车时间和坐在后门第一
排位置的大致情况。接线员热
情服务，急人所急，连忙联系司
机师傅。也许是这趟公交车正
好在终点站等候，没几分钟，接
线员就回复了电话，说司机师
傅检查了座位，没有发现钱包
的踪影。

丈人回忆说，钱包一定落
在公交车上。因为上车时，他
从钱包里取出老年卡，刷卡后
又放了回去，估计是没放好，钱
包就落下了。既然司机师傅没
发现，我就提出可不可以看公
交车上的监控，会不会被哪个
乘客顺手牵羊了？接线员回复
说，乘客无权看监控，她建议我
们报警，派出所受理后由他们
查看监控。

妻子向派出所打电话报
警。两名警察专门到中医院，
找到我丈人作笔录，告诉他耐
心等待处理结果。

遗失了钱包，得及时到银
行挂失信用卡、到派出所补办
身份证，这类事情就算年轻人
遇上了也不是分分钟就能搞定
的，何况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
了。在病房里，妻子一边帮我
丈人办理电话挂失手续，一边
继续安慰，相信警察能够帮助
找回来。与丈母娘同室的两位
老阿姨也劝慰，连声说着“破财
保平安”。

两天后，丈母娘出院了，扣
除医保，自负的医药费还不到
两千元。但因为丢失了钱包，
就当自己支付四千元了。

四五天过去了，正当我们
觉得肯定没有希望的时候，公
交公司接线员打来电话，说我
丈人的钱包找到了，让我们联
系城西分公司领取。我们第一
时间打电话给丈人丈母娘，从
电话中我明显感觉到他们的高
兴。

原来，那天出车的司机师
傅虽然寻找后没有找到，但接
线员并没有了结这件事，而是
将这一情况发到了司机群里。
更为巧合的是，我丈人乘坐的
这趟车是备用车，平时偶尔出
车。几天后，轮到另一位司机
师傅出车，他知道前几天在这
辆车上曾经有人遗失过钱包，
所以在出车前他又认认真真地
检查了一遍，终于在座位与车
身的夹缝里找到了我丈人的钱
包。钱包掉落的位置隐蔽性实
在太好，当天的司机师傅没有
找到情有可原。

我们带了锦旗和水果，赶
到城西公交分公司。队长和司
机师傅热情接待了我们。做了
登记，我们接过失而复得的钱
包，送上锦旗，将声声感谢定格
在合影之中。

※茶话坊

华仔儿
■谭万斌

“开门红呀个好模样……好好运道紧
握在你的手上……”小区门口的理发店里，
音响欢快地唱着。店堂上方巨大的镜面灯
把屋子照得通亮，一排鲜艳醒目的中国结
整齐地悬挂着。戴眼镜的店长西装革履，
皮鞋擦得锃亮，举手投足间风度翩翩，几个
年轻帅气的小伙子身着大红上衣，在店里
来回穿梭，上午 9点，他们开始了忙碌的一
天。顾客一进门，那声“欢迎光临”让人心
里暖暖的。剪刀、梳子在他们手中上下翻
飞。不一会儿，客人的脸上便露出了满意
的笑容。

理发，有人戏称为“头等大事”，意味着
从头再来。店里有一位理发师姓王，小名
华仔儿，同事们亲切地这样称呼他，久而久
之，顾客们也都跟着叫，反倒把他的大名给
忘了。他今年 28岁，个子高挑，面皮白净，
但近两年结婚后有些发福。他平时话不
多，笑起来有些腼腆，脸上隐约有个小酒

窝，像个害羞的大姑娘。
华仔儿来自大巴山腹地的宣汉县，重重

叠叠的大山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童年时
的华仔儿，做梦都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
的世界。因为父母在嘉兴务工，10岁那年，
他跟随父母来到嘉兴，那是他第一次来到水
韵江南，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从此与
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成年后，他进了小区
门口这家理发店，一直干到现在。

初进店里，华仔儿从洗头工做起，由于
悟性高，不到半年就能够独立剪发了。这
家理发店开张十几年来，生意正如歌里唱
的那样，一直红红火火。华仔儿和同事们
也算是创业者，他们辛勤付出，让小店有口
皆碑。

本人生活上要求不高，唯独对理发有
些讲究。华仔儿为人谦和，技艺精湛，是我
理想的理发师。多年来，他对我的发型早
已谙熟于胸，如同卖油翁所言“唯手熟
尔”。但每一次他都认真对待，仔细修剪，
没有半点马虎。正是这种专注的精神，加

上技艺高超，他的回头客特别多。忙的时
候，顾客宁愿多等一会儿，也指定要他理。
有一年除夕，眼看店里就要关门过年了，我
因在外出差一时赶不回来。为了能在过年
前理好发，我在回嘉兴的火车上跟华仔儿
联系，他一直等到晚上6点。

每年，华仔儿和同事们每人要完成 20
次爱心慈善义剪。每到三月，他们会上门
到敬老院做义工，免费为老人们理发。每
周一，年满60岁的老人从家里赶来，像走亲
戚一样热热闹闹地聚在店里，谈笑风生间
理好发，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华仔儿和同
事们分文不收。一位来自凤桥镇的沈爷
爷，每年水蜜桃成熟时总要拎一大袋自家
种的桃子到店里，点名要华仔儿收下。

华仔儿每年有两次外出研学的机会，
除了精进手艺，还学形体礼仪、心理学，缺
什么就补什么。

常言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
今的华仔儿，早已在嘉兴买了房、买了车，
娶了妻、生了子，一家人其乐融融。

※千千情

父衣子衫
■夏永军

黄昏，妻下班回来，边吃夜饭边说：“这
些日子，我办公室一个同事穿衣真是随意，
今天里面套了件红色卫衣，外面穿了件羽
绒服，听他说，卫衣是他儿子的，前几年买
的。儿子在外地上大学，衣服叠放在衣柜
里，老早不穿了，他拿出来穿。不光卫衣，
运动鞋也是穿儿子的。”

我说：“你那位同事儿子二十好几，比
他爸个子高，儿子穿过的衣服，做父亲的肯
定穿得上，有好些还是蛮时尚的，做父亲的
瞧着可惜，自然拿过来穿了。我不也是这
样吗？”

早晨，我看床边放着条冬裤，拿过来就
穿。黄昏，妻说：“你今天怎么穿了你儿子
的冬裤？”

我说：“尺码都差不多，颜色也差不多，
我傻傻分不清。”

妻说：“儿子的裤子明显比你长一点，
宽松一点，你穿在身上，难道没发觉吗？”

不光是儿子的裤子我分不清，羽绒服
也分不清，都是深黑色，尺码也差不多。妻
子只好将儿子的衣裤放在他房间里，以防
我乱穿。

早些年，儿子身高还未超过我时，我自
然不会错穿他的衣服。自从他上高中，个
子渐渐高过了我，高出我半个头后，他的所
有衣服、裤子，我穿在身上绰绰有余，还显
宽松。他穿的运动鞋在四十五码以上，比
我大了不少。

儿子去外地求学了，好几双运动鞋搁在
家里鞋柜上，我整日瞅着鞋子蒙尘也可惜，

便拿过来穿上。起初，妻怪怨我道：“那么好
的鞋子，让你穿了，儿子回来穿什么？”我说
就让我穿几次，脚感好舒适。

儿子回来后，说他在大学有几双新运
动鞋，家里那几双就让老爸穿吧。我如获
至宝，名正言顺地穿了。

儿子长个的时候，衣服、裤子几个月都
要换新的。看着还蛮新的衣服，搁置了可
惜，妻便和我说：“赏给你穿吧，儿子衣服要
买新的了。他穿的衣服款式新潮，你穿着
时尚，显年轻。”

我穿着颜色鲜亮的外套去上班，同事
瞧见了，笑着说：“今天你穿的外套好时尚，
是不是你儿子的？”

我笑着说：“是啊，我儿子穿不下了，只
好让他爸继续穿了。”

不仅是我，单位好些同事，也时常穿着
超出了自身年龄段的运动鞋和外套，半新
不旧，不用问，自然都是儿子穿剩的。

我有时候隐隐有种感觉，能穿上儿子
穿过的衣服、鞋子也是种幸福，说明儿子已
长大，比自己高大、健朗。父衣子衫，穿着
留有儿子青春气息的衣服和运动鞋，衣袂
相承，父子情深。穿旧的是衣衫，穿暖的是
亲情时光。

翻出那件儿子穿旧的卫衣时，指尖先
触到的是洗得发软的面料，领口处还留着
他少年时不经意蹭上的浅印，袖口磨出的
毛边，都是他走过的时光痕迹。我套上它，
尺寸竟刚刚好，像是时光特意留的默契，他
的青春轮廓，此刻裹在了我的身上。

从前总觉得父子之间的情分，是沉默
的支撑，是你追着我长大、我望着你老去的

背影，少了直白的温热。可这件旧衣穿在
身，才懂那些不曾说出口的牵挂，都藏在一
针一线里。儿子穿它时，是意气风发的少
年，为学业奔忙，为未来憧憬；我穿它时，是
渐知世事的中年，懂了责任，也懂了当年父
亲的不易。衣料上的温度，是两代人的体
温交融，那些你没来得及细说的年少心事，
那些我未曾表达的孺慕之情，都在这一件
旧衣里，悄悄有了回应。

一件外套，一双运动鞋，也不再是一件
普通的衣服，一双普通的鞋子，而是时光递
过来的接力棒，是父子情最朴素的模样。一
件旧衣，连着两代心，岁岁年年，温情不散。

周末，妻将我好些年不穿的衬衫、T恤
衫、裤子、外套打包，带回了乡下。

过了些日子，再回乡下，我看见父亲穿
着我带回来的旧衬衫，还有裤子。

母亲说：“你拿回来的一大包旧衣，搁
在角落里，你爸闲来无事，打开来，在井边
全洗了，晾晒，折叠好，想自己穿。”

我说：“爸为啥还要穿这些旧衣呢？好
些都二十几年了，太旧了，我不是给他买了
衬衫和裤子吗？他怎么不穿呢？”

父亲说：“你带回来的这些衣服，蛮好
的，不穿了可惜，爸在家里穿穿，也蛮好。
往后你不想穿的衣服，全带回乡下来。”

父亲是做裁缝的，早些年，我穿剩下的
衬衫、外套和裤子，父亲都拿过来，改短了
一下，穿上了，一穿又好些年。

他时常说：“你不想穿了的衣服，就拿
回乡下来，爸还是能穿的，不用老给爸买新
衣服。”

原来，做父亲的，大抵都一样。

※欢喜录

淘书记
■陶红卫

早晨，老王发来消息，约我
去建银桥下的樨香书店淘旧
书。我回了声好，裹紧大衣便
出了门。

书店在月河西侧入口处，
门面不大，正好处在月河的转
弯处，若不留意，很容易错过。
木门上挂着一块木匾，上刻“樨
香书店”四字。屋里比外头暗
些，柔和的灯光洒在满屋的书
架上。

蒋老师和小毛老师已经到
了。蒋老师正蹲在门边那摞旧
书前，小心翼翼地翻捡着。只
见他抽出一本，全神贯注地端
详扉页。“这本《汪曾祺散文选
集》品相不错。”蒋老师抬头看
见我，把书递过来，“1991年的
版本，你看这装帧。”

汪曾祺是他偏爱的作者，
笔下那些平凡琐事里的美与
趣味，总是让他读得入神。蒋
老师自己也写散文，去年有几
篇还发表在《新民晚报》副刊
上。一本五元，这个价格在旧
书市场算是公道。蒋老师点
点头，又从书堆里挑出《季羡
林散文》《冰心散文选集》，一
并结了账。

小毛老师则站在诗歌类的
书架前，捧着一本《戴望舒诗
集》，翻到《雨巷》那一页停住
了，眉头微蹙。也许，她是想起
了自己诗集《中年之后》《宛在
水中央》里的某段句子。后来
她又淘到一套《十万个为什
么》，捧在手里，像接住了童年
的某个片段。

我正浏览着，忽然听见身
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回头一
看，竟是老王和老顾。老王爱
读游记，老顾刚退休，两人是多
年的老友。此刻他们并肩站在
书架前，都戴着老花镜，镜片滑
到鼻尖，眯着眼睛找书。

“老王，你看这本！”老顾踮
起脚，从书架最高层抽出一本

泛黄的书。他个子高，不用梯
子也能够着。封面上隐约可见
《东坡志林》几个楷体字。

老王接过书，并没有急着
翻开，又传给了我。“这本书，应
该有些时间了。”老王低声说。
我点点头，小心翼翼地翻动书
页，纸张已经脆黄，里头是苏东
坡的文史杂谈、游记写景、日常
随笔、学术札记、朝政时事。

书店老板从里间走出来，
约莫四十岁，安徽人，齐耳短
发。见我们聚在一处，她只微
微一笑，并不打扰，静静站在门
边听我们说话。

老顾最终选了《苏轼传》
《官家的心事》《中华帝陵》和那
本《东坡志林》。付款时，他随
口问：“老板，您这书店开了多
少年了？”“店才四五年，房子是
自己的。”老板说，平时都在上
海收书，每星期天来月河开一
天。

我在书柜边看到季羡林的
《阅世心语》和杨绛的《我们
仨》，封面、内页完好。我结完
账，并没有马上离开。我们喝
着热茶，聊起淘书的乐事。

我想起《我们仨》里写道，
钱锺书最爱逛旧书店，总说每
本旧书都可能藏着惊喜。有一
次他在巴黎旧书店觅得一本
17世纪的拉丁文书，扉页竟有
笛卡尔的签名，高兴得像个孩
子。

我问老板：“乌镇老钱，今
天来了吗？”

“没来。”老板摇头。老钱
几乎每周日必到，虽已年过八
十，对书仍痴迷。他自称“半
僧”，取“一半入世，一半出世”
之意。我曾听他说：“借钱可
以，借书不行。”今天不知是因
天冷，还是另有事绊住了。

我慢慢走出书店。巷子
里的风凉飕飕的，可怀里的书
贴着衣裳，竟慢慢暖了起来。
我想，下次来时，想必老钱一
定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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